歸罪
「快點！快點！寒假作業借我抄。」開學的第一天，教室一整個鬧哄哄的。
「啊！我還沒寫啊！抄完借我抄。」一位同學聽到「寒假作業」四個字，有如被雷打到。
「我說你們，要抄作業也小聲點講，樓梯口就聽得到了。」這時，又有一位同學走進教室，盯著「寒假作業抄寫團」看，眼裡充滿蔑視，好像自己從來沒有抄過作業一樣。
「少裝乖學生了，你的作業有哪次不是抄洪禹文的。」看到他挑釁的眼神，果然有人跟我一樣抱有相同的疑問，「寒假作業抄寫團」其中一員說。
「就是因為不敢抄了，只好自己寫了。」那位同學的回答再度引起我的疑問，什麼叫做「不敢抄了」？洪禹文出了什麼事嗎？
「真的？快點借我抄！」不過，這次沒有人幫我向他提出我心中的疑問了。
我的死黨，魏淑真走向我，「馨，妳不是風紀股長嗎？不管管他們嗎？」

「隨他們去吧。」我看向「寒假作業抄寫團」，「這個時候去打擾他們，他們會恨死我的。」
「哈哈哈，說的也是。」淑真笑著說，「馨，寒假過得愉快嗎？」

「唉……還不是回老家，那個沒有網路的鄉下，過著村姑般的生活。」我說，「倒是妳，不是在寒假裡參加了一個資訊比賽，結果怎麼樣？」

「妳猜猜看啊！」淑真的笑容春風滿面，想必是得到了不錯的獎項。
「佳作？」

「哼，才不是。」淑真笑得更加開懷了，「我得了第一名。」

「第一名？太厲害了！」作為死黨，我本來就知道淑真她的資訊能力不錯，但是能夠在全國的資訊比賽拿下第一，實在教人敬佩。
「運氣啦！」淑真靦腆地笑著。
「老師來了！老師來了！」把風的同學慌慌張張地叫著，「寒假作業抄寫團」瞬間解散，在老師踏入教室的那一剎那，所有同學頓時比模範學生還要模範，拿出連平常上課都沒有的氣魄，正襟危坐，等待老師的發言。

老師抱著一束鮮花，踏上講台，目光掃過每一個人的臉，用力吸一口氣，唸道：「這個班的同學，尹啓，在不久前不幸身亡。」

◇◆◇
空虛地在點名簿上的班級人數欄位寫上「40」，原本四十一個人的班級如今只剩下四十人了，這一切感覺起來是那麼的不切實際。

「吳世馨！」我是有聽見有同學叫我的名字，但是還來不及意識過來，就已經被迎面而來的紙球打個正著。

「對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……」那位同學看到我的臉色變得相當難看，趕忙道歉，但顯然，他並不知道我真正生氣的理由。
「為什麼！」我怒吼。
「怎……怎麼了？」看到平時好脾氣的我也有怒吼的時候，他不禁亂了手腳。
「為什麼你們聽到同學的死，半點反應也沒有？還可以開心地在教室裡玩著無聊的丟紙球遊戲？」被紙球打到根本不算什麼，這才是我生氣真正的理由。
「我們早就知道了。」他一臉無辜地看著我。
「什麼？」現在，換我錯愕了。
「早在一個月前，新聞就有報導。」原來是一個月前發生的事，我結業式那天就離開這個城市，回老家去了。

「但就算是一個月前就知道了，也不該是這個態度吧！」我說。
「那應該有什麼態度？」他依舊是擺著一張無辜的臉看著我。
「好歹哀悼一下吧。」

「哀悼？哀悼那個敗類？」他的臉色瞬間變了，變得冷酷無情，夾帶無比的輕蔑。
我不禁想質問他究竟還是不是個人，但我忍住了，只說：「哪有人稱自己的同學是敗類的。」
「到處壓榨別人，以武力威脅他人，這不是敗類是什麼？」他反問我，一如自己沒有犯任何的錯。
「尹啓好歹有在讀書，成績一直名列前茅。」而且比你這個傢伙成績還要好。
「哼，那成績八成是作弊看洪禹文答案來的，畢竟洪禹文除了體育外，所有成績都是好得嚇嚇叫。」他撿起紙球，轉身，高舉手臂，做出投球姿勢。
「你們……」我無語了，這到底是什麼同學。
「總之，那傢伙是惡有惡報！」說完，他便將紙球狠狠地丟出去。

◇◆◇
「馨，走吧！回家吧！」淑真已經收拾好書包來到我的座位。

「嗯……好……」我背起書包，準備和她一起回家。
「馨，妳的鉛筆盒忘了帶。」淑真將我桌上的鉛筆遞給我。
「喔……好……謝謝……」我將鉛筆盒裝入書包內。

「馨，妳的雨傘呢？」

「啊！……謝謝……」我走向傘桶找傘，卻不小心把傘桶給踢翻了。

「馨，妳精神狀況不佳喔。」看著我接二連三地出糗，淑真露出擔心的神情。
「雖然，我和尹啓沒什麼交集，但是實在很難想像，過了一個寒假後，一個同學就這麼走了。」我將一直盤旋在我心中的煩惱告訴她。
「真的假的？我還以為尹啓這個品行不良的學生，常常會和身為風紀股長的妳槓上。」淑真一副不可置信的樣子。
我聳聳肩，反正對我而言，只要不要太超過，我都可以裝作視而不見，「不知道。倒是你們口口聲聲地說尹啓他作惡多端，他究竟做了什麼？」
「他對人總是吆喝夾雜髒話，三不五時就向別人『借錢』，而且絕對不會還。」淑真忿忿地說。
「他也這樣對妳？」我轉頭看向淑真。
「他不是這樣對我。」

「那麼他怎麼對妳？」

「為什麼這麼問？」淑真看向我。
雖然是未經大腦思考過的提問，但我還是想了想話題的經過，「因為妳說『他「不是」這樣對我』，那麼就是用其他的方式對妳。」

淑真左顧右盼，確定這條馬路上沒有其他閒雜人等，示意要我的耳朵靠過來，「他的資訊作業都是我幫他做的。」

「淑真……」我的心中不禁為我的死黨打抱不平。
「還有比我更淒慘的。」淑真說。
我想了想班上的同學，「功課好……難道是洪禹文？」

「個性懦弱到不行的資優生，被毆打、辱罵、羞辱、欺凌、霸凌，連吭都不敢吭一聲，就好像一隻任人割宰的羊，殊不知羊也有反吃狼的一天。」說到最後，淑真不禁露出狡詐的笑容。
「什麼意思？尹啓他不是意外身亡嗎？和洪禹文有什麼關係？」我聽得一頭霧水。
「從來沒有人說尹啓是意外身亡，他是被別人殺的。」她說。
「什麼？」仔細思考魏淑真和其他同學所說的話，我猜測兇手的身分，「洪禹文殺了他？」

「不是，殺了尹啓的是洪禹文的哥哥。」

◇◆◇
我在網路上找到，一月二十日，也就是上學期結業式那天的新聞：「○○市今日發生一起青少年殺人的社會案件，一名洪姓嫌犯在今天下午至警察局自首將弟弟的同學從三樓推下。洪姓嫌犯坦承今天在弟弟所就讀的○○中學的烹飪教室與死者發生口角，失手將對方推出窗外。警方欲調閱監視器畫面，卻發現當天○○中學的所有監視器畫面都已遭洪姓嫌犯刪除，警方依殺人罪將洪姓嫌犯移送法辦。」
我仔細地看了好幾遍，直到我可以一字不漏地背下這篇荒謬的新聞。

洪禹武，是洪禹文的哥哥。我不得不慚愧，比起同班同學的洪禹文，我反而對他的哥哥比較熟。

◇◆◇
這是十年前，當時我還沒有搬家，與洪氏兄弟為鄰居的時候。

「武哥！武哥！」洪禹武三個字對我太過饒舌，也太過陌生。比起稱呼名字，我更喜歡用「武哥」這兩個字稱呼他。

「小馨，妳怎麼老是追著我跑呢？連大人也常說：『要找吳世馨？去找洪禹武。』」武哥摸著我的頭，模仿大人的聲音。
「哈哈哈哈哈……」武哥學得維妙維肖，使我不禁笑了出來。
「噓……我弟弟在讀書。」聽到我大笑，武哥趕忙做出噤聲的手勢。
「哼。」聽到他總是那麼關心弟弟，我賭氣頭也不回地走著，「弟弟有那麼重要？害我都不能盡興地玩。」
「我弟弟他未來是要當醫生的，要讀好多好多書，我這個哥哥只能安靜……小馨！車！車啊！」然而，當我注意到那輛急駛過來的轎車時，已經來不及了。
而我再次醒來的時候，第一句聽到的便是武哥慌慌張張的聲音，「小馨！小馨！妳有沒有怎麼樣？」那時映入眼簾的白色世界，讓我知道我現在在醫院。
「發生……什麼事？」我一下子不曉得到底出了什麼事。

「小馨……妳……被車……撞了，於是我……立刻……抱著妳……跑……到……醫院。」武哥看到我恢復意識後，鬆了一口氣，「幸好……醫生……說……妳……沒……沒什麼……大礙！」

「武哥真笨，為什麼不打119就好了？」看著他滿身大汗又上氣不接下氣的樣子，我不禁覺得好笑。
「對喔！……『武哥……真……笨』。」他那時的表情多麼悲涼，我那時卻沒有讀懂。

◇◆◇
他那時的表情多麼悲涼，我到後來才讀懂。

洪家非常重視教育，在那對兄弟身上投注了大量的心力和資源，最終卻只能成功培養一個資優生。武哥沒有足夠的智慧去鑽研學業，沒有足夠的能力去辨別是非，空有一身武力，最後歸於幫派底下，離開那個家。

即便是他成了黑道份子，即便是他傻裡傻氣，當時他為了我而滿身是汗和氣喘如牛的樣子已經深深烙印在我心底，同時也在我心底埋下了愛情的種子，然而這份感情一直沒有機會傳達給那個笨拙而天真的人。
這樣笨拙而天真的人，怎麼可能有辦法駭入學校保全系統，刪除所有監視器畫面。

◇◆◇
「洪禹文！」我叫住走廊上那個搖搖晃晃的身影。
洪禹文緩緩地轉頭過來，黑眼圈鑲著充滿血絲的雙眼，似乎看著我，又好像沒把我放在眼裡。
「洪禹文，你哥哥……」我試圖向他打聽武哥的事情。
但是洪禹文連聽都沒聽完，就打斷我的話，「別提那混帳！」然後跌跌撞撞地跑開，消失在走廊的轉角處。
我追了上去，卻看到洪禹文狼狽地從地上爬起來，好不容易站起來了，卻又差點又跌倒。

看不下去的我將他攙扶到走廊上的長椅坐下，卻發現沒有對談的一男一女坐在長椅上實在有點尷尬，想要說些什麼打破僵局，所以只好又提到武哥，「他或許笨，但可是個會關心弟弟的好哥哥。」

「關心我？哈哈哈，還真是『關心地無微不至』。」洪禹文笑了，笑得多麼悲涼，「這些年來，我不斷地被混混找碴，就因為我是『洪禹武的弟弟』。我為什麼會被尹啟盯上？因為我是『洪禹武的弟弟』。連在最後，那混帳還要背上殺人犯的罪名，讓我成為『殺人犯洪禹武的弟弟』。」

「……我很抱歉。」我想不到其他的話來回他。
「妳不相信那混帳是殺人犯對吧？」洪禹文血紅的眼睛望著我。
「……」我沒有給他回覆，身後的窗簾因風的吹拂而飄著。

◇◆◇
我在筆記本上寫上尹啓、洪禹文以及武哥的名字。
根據洪禹文的話，這三人之間的關係並不尋常。

「淑真，尹啓霸凌洪禹文，和他的哥哥有什麼關係？」我問。
「聽說是因為尹啓和洪禹文的哥哥曾結下樑子。然後尹啓那傢伙啊，想復仇，卻無奈打不過哥哥，只好拿弟弟當替死鬼。」淑真打趣地看著我，「妳對這件事還真感興趣。」
「那當然，我們的同學死了！」我給她一個義正詞嚴的理由。
「我看不只這個原因吧，還是說我們的風紀股長發現自己對這個班漠不關心太久，終於決定好好盡一下身為風紀股長的職責？」淑真開著帶有諷刺性的玩笑。
「總是說我沒有認真做風紀股長。我還是有在做好不好，每天都有準時將點名單交到學務處。」

「不是嗎？」沒有繼續開這個玩笑，淑真看著我，眼裡充滿奇異的光彩，「難道是，其實妳喜歡洪禹文的哥哥很久了，對他的言行舉止瞭若指掌，知道他絕對不可能是殺人犯？」

「別……別亂說！」

「馨，妳臉紅了喔！」淑真捏捏我的臉。
「為什麼妳會知道啦！」我記得我從來沒有和別人說過啊！
「因為昨天和妳說洪禹文的哥哥殺了尹啓時，妳一副晴天霹靂的樣子。」

我深呼吸了幾回，試圖冷卻自己，「在我搬家之前，我和那兩兄弟是鄰居。」

「所以妳早就認識洪禹文？但怎麼在班上，你們就好像是陌生人一樣，幾乎不說話？」淑真驚訝地看著我。
「雖然他們是兄弟，洪禹文是個資賦異稟的天才，武哥卻是個憨厚的呆瓜。他們的父母讓這對兄弟一個在書房讀書，一個在外蹓達，以免吵到弟弟讀書。」
「所以那個哥哥對妳來說是青梅竹馬，那個弟弟對妳來說是個沒見上幾次面的書呆子。」淑真整理了一下我的話，推得這個結論。
「嗯。」我說，「所以我知道，武哥絕對沒辦法駭入學校保全系統，刪除監視器畫面的。」

淑真低下頭，似乎在思索些什麼，「那麼妳認為是誰？」

我是有懷疑的人選，但是我不敢肯定，於是我說，「先問妳一個問題，洪禹文資訊好嗎？」

淑真仰天長歎，「不得不承認，在資訊方面，他是個可敬的對手。」

「那麼妳覺得他有沒有可能就是那個駭客？」雖然我不想懷疑洪禹文，但是我還是向淑真詢問這個可能性。
淑真仔細地想了想，「如果洪禹文當時和尹啓待在一起的話，他非常有可能會刪除監視器畫面，以抹滅對他不利的證據。」

「那麼，關鍵就在，結業式結束後，洪禹文到底去哪？當時我急著要趕回老家，什麼都沒有注意到。」我說，「淑真，妳有注意到洪禹文在結業式那天有什麼異樣嗎？」

淑真回想一個月前的結業式，「我只知道他那天上台領了學科能力競賽的獎。」

「那麼妳知道他結業式結束後去哪裡嗎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淑真攤手，「那天下午我在電腦教室接受資訊競賽的訓練。」

「所以那天下午妳待在學校？妳有親眼目睹尹啓的屍體嗎？」我抱著一絲希望問她。
「沒有，我沒看到他的屍體。」然而，希望破滅了。
「好吧。」我說，「原本我還想說他可能有留下一些兇手的信息。」

「如果他有留下什麼的話，警察也不用那麼辛苦地偵查了。」淑真直接說出殘忍的事實。
「說的也是。」我站起身來，離開教室。

「馨，妳要去哪裡？」淑真追上來。

「去案發現場，一樓看看。」

「這樣啊。」淑真想了想，「新聞報導說，洪禹文的哥哥是在三樓的烹飪教室將尹啓推出窗外的。如果真的要找線索的話，去烹飪教室應該比較好找吧。」

「妳說的對！謝謝。」我掉頭，改成前往烹飪教室的方向。

「不會。」淑真卻沒有回到班上，而是繼續走在我的身旁。
「淑真？」我問。
「我也會盡我魏淑真一份心力的！」淑真舉起拳頭。
「謝謝，有妳這個朋友實在太好了！」

「朋友？」淑真說。

「對啊，妳真的是我最好的朋友！」我握住她的手，兩人肩並肩地走向烹飪教室。

◇◆◇
講桌。

桌面上空無一物，抽屜內除了粉筆盒外什麼也沒有。

冰箱。

裡面有幾盒蛋，看起來是下午的班級製作馬芬的材料。

掃除櫃。

我打開掃除櫃的門，裡面有兩把掃把，一個畚箕，一個拖把，一個盆子，一個刷子，以及……

「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！」

「馨，怎麼了？」聽到我的尖叫聲，淑真放下手邊的水果刀，跑向我。
「有……有蟑螂！」我嚇地躲到教室的角落。

淑真拿起掃把，瞄準地面上的黑色蜚蠊目節肢動物，用力敲下去。

「馨，好了，沒事了。」淑真清理好小強的屍體後，前來關心我。

「謝謝。」該死的蟑螂，害我現在好想找個洞鑽進去躲起來。
「哪裡。倒是接下來如果繼續待在這間教室裡，還有可能會出現其他蟑螂。妳要不要回班上等，我繼續幫妳找。」一瞬間，我覺得淑真好像是天使。
「不了，我要繼續找。」我的腦海閃過武哥憨厚的笑容，「每桌的櫥櫃妳都找過了嗎？」

「找是找了，但是除了那些廚具外，什麼都沒有。」淑真嘆氣。
我也嘆了一口氣，「好吧，那就繼續找吧。」

後來，我們確認積滿粉筆灰的板溝，檢查藏有各種腐爛水果的窗溝，翻開厚重而不透光的窗簾，觀察沾有油汙的灰色牆壁，趴在地上搜索滿是灰塵的地板，甚至連滿是黑垢的洗手台排水孔也找過了，但是仍是一無所獲。
滿身大汗的我們坐在窗邊吹風，「淑真，妳覺得尹啓當時在這間教室裡做什麼？」

「如果是和洪禹文在一起的話，肯定是勒索和羞辱吧。」淑真用手搧著風。

「然後忍無可忍的洪禹文一不小心把尹啓從這裡推下。」我折斷窗外的樹枝，正午的陽光灑在這棵樹上，讓我有種這棵樹在發出金色光芒的錯覺。

「馨，別想不開。」看著我連頭都伸出窗外，淑真說道。
「我沒有。」我揉揉眼睛，再次盯著那棵樹看。

樹叢裡有個東西閃爍著光芒。

◇◆◇
「吳世馨，妳叫我來這裡做什麼？有什麼事不能在教室裡說嗎？」洪禹文推開烹飪教室的門。

「不是我，是淑真提議在這裡說的。」我在書包裡翻找著東西。
「我管它是妳還是魏淑真說的。」洪禹文翻了翻滿是血絲的「白」眼，「有事快說，沒事的話我要回家讀書了。」

我靜靜地拿出一張殘破不堪的紙，這張紙就是中午在樹叢中反射著太陽光的東西，先前曾遭人惡意撕裂、蹂躪，還經過一個月的風吹雨打，花了我好一番功夫拼貼修補，才終於能認清「數理及資訊學科能力競賽」以及「洪禹文」的字樣。

看到這張獎狀，洪禹文的表情先是訝異，後來閃過一瞬間的憤怒，最後則是悲痛。他佈滿血絲的眼睛所泛的淚光是紅色的，那嘶啞的聲音哀痛欲絕：「其實，如果昨天，當我問妳『妳不相信那混帳是殺人犯對吧』時，妳回答『不相信』的話，我就會自首。」
「那麼為什麼武哥他……」

「日復一日，我遭到鄙視，受到欺壓，就因為我是『洪禹武的弟弟』。我打從心底恨著他，那個不學無術、孔武有力，卻又笨得無藥可救的哥哥。別人的哥哥都是負責任的好兄長，為什麼我的卻是根本不回家的不良學生？直到一個月前，我才明白，那笨蛋恐怕是根本不知道要怎麼當一個哥哥。」洪禹文從嘴裡說出滿滿的悲憤。
一個月前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？「武哥他向警方自首。」

「那天，我和尹啓在這間教室，他說話越說越難聽，一氣之下，我推了他，一口氣將長期以來的積怨全用在這一推，豈知道這一推，一條人命就沒了。」洪禹文的眼睛在夕陽的映照下，更加的血紅，「妳們可以嘲笑我懦弱沒關係，我逃跑了，躲在書房裡假裝在讀書，其實是躲在棉被裡發抖。我有想過要向警方自首，但是我不敢；我有想過上吊自殺，以死謝罪，但是我害怕。日日夜夜，我睡不著覺，我不得放下一顆心。終於，我聽到了警笛的聲音，心中做好了要被銬上手銬的準備，警方卻告訴我，我的哥哥自首殺了我的同學。」

「但是哪有一個哥哥是這樣當的！」洪禹文的怒吼迴盪在烹飪教室裡，「當我被勒索時，他在哪裡？當我被霸凌時，他又在哪裡？當我被凌辱時，他到底在哪裡？哥哥要保護弟弟，應該是在當弟弟陷入困境時挺身而出，當弟弟需要協助時伸出援手，而不是在最後什麼話也不説，便要我一輩子蒙上『害哥哥入獄』的陰影。」

「謝謝。」洪禹文接過我的衛生紙，抹去了臉上的淚痕，「從那天起，我撒了成千上百個謊言，對爸爸、媽媽、警察、老師、同學，早已不再是那個乖兒子、那個乖學生了，恐怕還比那個輟學、蹺家的哥哥還要糟糕。」
洪禹文笑了，笑得多麼悲涼，「果然，說出來比較舒服。」

「洪禹文，你……決定要自首？」我問。

「是的。我已經受夠活在罪咎的深淵裡，是時候該結束這段逃避的日子了。」他吐了一口氣，有如一吐長期以來的愧疚，「我會向警方自首，順便教一下我那個白癡哥哥，該怎麼好好當一個哥哥，以及該如何當一個戀人。」

「咦咦咦咦咦咦咦？」我想我一定又臉紅了，「你怎麼知道！」

「如果不是因為這份喜歡，妳怎麼可能會這麼努力。」洪禹文輕笑。
「不只是因為這個好不好！還有因為武哥他根本不可能刪除監視器畫面。」

「監視器畫面？」洪禹文一副不知道我在說什麼的樣子。
「你刪的你不知道？」我反問，我不明白為什麼他都已經坦承將尹啓推出窗外了，還要隱瞞自己是駭客。
「我沒有刪除什麼監視器畫面，難道是……」洪禹文頓時全身發顫。
「你果然那天有看到啊！洪禹文。」淑真走向我們，當時她以保護我的名義待在這間教室，但是此時此刻，我很懷疑我眼前所見的面露兇惡的女人到底是誰。

「淑真，妳刪除了監視器畫面？」我不可置信地問我最好的朋友。

「是又怎麼樣，我只是個路人。」淑真瞪著我們。

「那天妳果然有看到尹啓的屍體。」我說。

「沒有，我沒看到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我只有看到墜樓後奄奄一息的垃圾，還喊著『救我』咧。」魏淑真笑道，「哈哈哈哈哈！曾經呼風喚雨的混帳，最後竟落得如此下場，還得向以前欺負過的人低頭。」我錯了，她才不是什麼天使，絕對是個惡魔。
「為什麼……不救他？」我的聲音開始顫抖。
「哼。」淑真冷笑，「馨，我曾告訴妳尹啓要我幫他做資訊作業。事實上，他要我做的事才不只這個。他甚至威脅我，要我駭入學校的成績系統竄改他的成績，要我不准告訴別人。也多虧了他，我可以算是個專業駭客了，連警察也抓不到我。」
「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！」看到魏淑真掏出水果刀，我不禁放聲尖叫。

淑真的笑容更加「開懷」了，但是這個笑容卻是配上最惡毒的話，「馨，妳儘管叫破喉嚨沒關係，這裡可是學校的人煙稀少地帶，要不然尹啓怎麼會選這個地方勒索別人呢？洪禹文，不是嗎？」

我瞄了洪禹文一眼，他靜默不語，血紅色的眼睛瞪著窗外飛揚的窗簾。

「好啦，既然已經知道我做了什麼，接下來可以請你們跳樓嗎？」她面向洪禹文，「洪禹文，反正先前你就有自殺動機了嘛，你不覺得自殺才是最符合懦弱的你最後的下場嗎？」接著轉向我，「至於馨，妳因為無法相信自己的青梅竹馬殺了人，絕望逼你走上絕路，在看到洪禹文跳樓後，也跟著走上黃泉路。」
「淑真……我們……不是……不是朋友嗎？」我全身都在顫抖，連話也沒辦法好好說。
「朋友？」淑真輕蔑地看著我，「朋友應該是有福同享，有難同當。那麼妳做到了什麼？『倒是你們口口聲聲地說尹啓作惡多端，他究竟做了什麼？』少做噁了！」

「我真的不……」

「『我真的不知道』？我不想聽妳蹩腳的狡辯。為了掩飾自己作為風紀股長的失職，為了維護自己的道德品行，為了保護自己不被尹啓盯上，妳視而不見。忽視班上的霸凌事件，忽視班上惡霸的存在，裝作對這一切都不知情。」淑真尖酸地說著，「要不是尹啓那個敗類的死和妳的心上人有關的話，我看妳還有可能會裝作班上原本就沒有這個人，以維護妳心目中的理想世界。」

「我……」我想要說什麼，卻發現自己無法反駁。

「我的『好朋友』啊！當我被尹啓抓去掄牆時，妳做了什麼？當我的手抖得幾乎無法握住滑鼠，卻又被要脅駭入學校系統時，妳又做了什麼？當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要妳盡自己風紀股長的本分時，妳到底做了什麼？」在她的逼迫之下，我們退向教室右後方的角落的掃除櫃，唯一的逃生路線卻充滿著掃把、盆子、鍋子等原本應該在掃除櫃和櫥櫃裡的路障，「口口聲聲地說著『朋友』，但是卻連我被尹啓那混帳威脅也裝作不知道，這樣的人憑什麼自稱是我朋友！」

「啊啊啊啊啊啊啊啊……殺人啊啊啊啊啊啊啊啊……」我尖叫著。
「我沒有殺人！」淑真大吼，「不是只有我有罪！洪禹文，你有罪，殺人罪！馨，妳有罪，妳對班上的視而不見間接引發了這起事件！班上其他同學也有罪，沒有一個人敢挺身而出！老師也有罪，沒有察覺這個班的異樣！這個社會也有罪，產生尹啓這個敗類！」

淑真手上的刀亮晃晃地閃著光芒，逼得我們不斷地向後退，身後的窗簾因風的怒號而劇烈地飄揚。她發出有如來自地獄深淵的怒吼，「每個人都有罪！」
「唰──」洪禹文用盡全身的力氣甩動窗簾，順著強勁的風勢，厚重的織棉布「啪啪──」地打在淑真身上，成功地製造一剎那的空檔，將我拉進掃除櫃裡躲著。
「可惡的窗簾！」淑真的聲音穿過掃除櫃的門板，傳入我們的耳裡，「看來得更改計畫了，要把這裡裝作是你們互砍的現場。你們就不能老實一點，在剛剛跳出窗外就好了嗎？」有一瞬間，我屏住氣息，以為這扇掃除櫃的門會被打開，直到聽到淑真踱步離開的腳步聲。

在黑暗的狹小空間，我已無暇關心男女授受不親的問題，我止不住發抖。直到眼睛能夠適應黑暗，才發現洪禹文顫抖得比我厲害。
「從我擺在地上的這些路障動都沒動，你們一定還待在這個教室裡。」淑真在教室裡來回踱步，「出來面對啊！洪禹文，難道你打算懦弱一輩子？」或許我無法反駁淑真對我的評論，但我不認同她所說的這句話。如果洪禹文依然是那個懦弱的書生，不會在剛剛賭上自己的性命去揮動窗簾，爭取逃生的那一小段空檔。
「馨，妳也別再逃避事實了。出來啊！」如果連洪禹文都敢跨出那一步，我如果還繼續躲在我的理想世界裡，對一切都裝作視而不見，豈不是更加怯弱？
所以，我決定我不再逃了。
「我去。」我和洪禹文異口同聲地說著。

「原來躲在掃除櫃裡啊！馨，妳不怕『武哥』會傷心嗎？」淑真的腳步聲越來越近。
洪禹文指著他那張快被我捏爛的獎狀，在我耳邊說了他的計畫，然後算準時機，「碰──」將門撞開，連帶地也將淑真撞倒在地，然後一個人一邊踉踉蹌蹌地閃過地上的路障，朝向後門前進，一邊嘶吼：「救人啊！救人啊！救人啊！救人啊！救人啊！──」
「洪禹文！」淑真帶著水果刀衝上去，與洪禹文展開一陣扭打。

我沒有辦法參加這場混戰助洪禹文一臂之力，我跑到離他們有一段距離的一個瓦斯爐，開火，只見獎狀燃起橘紅色的火焰。

「碰──」洪禹文被摔到鍋堆，白色的襯衫染著血紅。我抓緊一端正在燃燒的獎狀，閃過路上的障礙物，跑出前門。
「馨！」淑真追出烹飪教室外，手中的水果刀還是鮮紅色的。
我高舉著那個燃燒物，就算火舌也一併將我的手指吞噬，我仍舊是想辦法將煙送到在我正上方的煙霧偵測器。

同一時間，全校的警報器發出鈴聲：「鈴鈴鈴鈴鈴鈴鈴鈴鈴鈴鈴……火災！火災！發生火災！……」

◇◆◇

被抬上擔架時，洪禹文閉上眼睛，沒過多久後便發出微微的鼾聲，進入這一個月來第一次的熟睡。

面對警察，淑真哭得呼天喊地：「殺了尹啟的是洪禹文！放任尹啟為所欲為的是吳世馨！我只是個路人！為什麼要逮捕我！」
我被燒傷的右手已經被包紮，這隻手曾緊握淑真的手，這隻手曾被洪禹文拉入掃除櫃，然而，卻再也無法用這隻手握住「朋友」的手。
「『馨，妳有罪，妳對班上的視而不見間接引發了這起事件！』」淑真這句話在我的腦海裡揮之不去。是的，我有罪，因為我犯下了這個罪過，我失去了同學和朋友，促成了這場悲劇。
目送洪禹文被推上救護車，看著淑真被戴上手銬，回想著尹啟那雖不討喜但仍是活著時的面容，這些人都是我的同學，甚至其中還有我最好的朋友、幼時的鄰居。

我緊握雙手，儘管燒傷的那隻手傳來陣陣疼痛，但再怎麼痛也無法填補心中深不見底的罪惡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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